
书书书

思想战线 2021年第 1期 第 47卷 №. 1，2021 Vol. 47

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

周 平①!

摘 要: 中国的发展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凸显于历史舞台的当下，对中华民族形成

完整、准确的认知的问题随之突出。而要达此目的，中华民族由全体中国人组成这一现代
民族的基本属性，再也不能被忽视了。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是中华民族在近
代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是现代民族的本质所在。费孝通
先生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断，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
体”与“多元一体”两种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不同侧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本质。今
天，正视并弘扬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关乎能否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准确的
认知，关乎对中华民族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想象，关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中华民族

进行进一步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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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最响亮、最有影响的词汇。然而，在 “中华民族”被

一再提及之时，对中华民族进行准确认知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中华民族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
的共同体，这是出现最多也最有影响的界定。然而，这并非对中华民族的专门定义，也未揭示中
华民族的底层逻辑。从实际意义看，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由全体中国人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在宣告 “中国人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宣告 “我们的民族站立起
来了”。① 这样的宣告明确地表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整体是同一的。费孝通在提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的时候，表述得更是清楚。他首先说: “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
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在此基础上，他才提出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的命题。②
遗憾的是，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共同体的判断和认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受到重

视，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问题是，抽离了中华民族是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一基本
的属性，就无法对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完整、准确的认知，也无法充分揭示和运用中华民族内涵的
全部价值。

二、中华民族 “全民一体”属性的形成
中国疆域上的人们，因为共处于一个名为 “中国”的国家之中并认同于中华民族，所以成

为一个以国家为范围、形式和表征的共同体，即以 “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这样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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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当然与组成它的 56个民族相区别。 “它们虽则都称 ‘民族’，但层次不同。”① 这样的民族，
本质上是一个“代表步入现代国家的民族性国民称谓”，② 其实就是作为现代国家形态的nation－
state中的 nation。
民族国家之民族的外部形态是人群共同体，所以常常被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凝聚成的人群共同

体混淆，其特殊的本质往往因此而被忽略甚至被抹杀。其实，这样的民族并不是今天很多人基于
国内 56个民族的认知所理解的民族。它与民族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互为表里，是民族国家
或现代国家的全体国民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实质上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人口组织形式，蕴含着在长

期历史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社会政治机制。在 “民族”概念被推广运用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将
其与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相混淆，此类民族也因其突出的国家属性而被界定为 “国族”。
这样的民族首先形成于西欧。在欧洲的中世纪，国王、教会、贵族、农奴成为社会结构中的

基本力量，并进行着持续不断的互动。最终，王权不断加强并走向了绝对，民众则通过对国王的
效忠和依附而获得保护，形成了对国王的权利义务关系，逐渐实现了人身关系的去依附性和去地

域性，演变成为了君主的臣民。同时，臣民化的人口又在王朝的统治下持续整合，成为 “正在
形成的民族 ( nation) ”。③ 臣民身份人口的自我意识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导致民族与王
权的二元性关系的形成和凸显。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国家的主权转移到了议会手中，实现了由
“王有”到“民有”的转变，国家因此便由“君主之国”转化成为 “民族之国”，导致民族国家
( nation－state) 的产生。由此，社会人口与国家建立了直接的关系，进而促成人口的社会政治身
份由臣民转变成为国民。为体现民族国家由于民族拥有主权而实现的民族与国家结合之本质，民
族国家基于一元性的国民权利构建了完整的国家制度体系。随着民族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
备，人口的国民身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充实，并进一步深化了与民族国家的有机结合。因
此，民族也成为由全体国民组成的共同体。
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英国，由国民组成的民族随之形成。“‘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

了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属于整个 ‘民族’。于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
了。”④ 然而，这样的民族得到正式确认，尤其是获得制度保障，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中。1789 年
8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三条规定: “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
在于民族 ( La Nation) 。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这一宣称
不仅确定了“主权在民”原则的基本内涵，而且“把民族 ( nation) 确立为集体认同，把公民权
和民族主权确定为法兰西民族认同的基础”，⑤ 从而也确定了民族的国民共同体性质。正是由于
如此， “历史学家汉斯·科恩 ( Hans Kohn) 认为，在 1789 年法国革命初期，这个术语 ( 即
nation，译者注) 获得了其现代意义，即把全体人民都包括在这个概念中。”⑥ 于是，“在当时，
‘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⑦ 因此，“不仅为法国政治生活奠定
了人民主权、代议制、法制和分权制的重大原则，而且对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和美洲各国的革命
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⑧ 这也表明，“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
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⑨ 如黑格尔所说: “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
国家创造的。”瑏瑠

·2·

思想战线 2021年第 1期 第 47卷 №. 1，2021 Vol. 4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 4期。
郝时远: 《关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几点思考》，《中国民族报》2012年 4月 13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220页。
王联主编: 《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29页。
马胜利: 《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欧洲研究》2012年第 2期。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 强译，北京: 新华出版
社，2003年，第 193页。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21页。
马胜利: 《法国大革命中的四个人权宣言》，《史学集刊》1993年第 2期。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10页。
转引自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 5期。



这样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民族，并不是社会人口在国家框架下简单聚合的产

物，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经历若干历史事件或变革才形成的，因而虽然表现为一个具有国家

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实则包含着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等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机制，成为现代国
家条件下将国民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有效形式，即现代国家的人口组织形式。①
在中国，这样的民族是在近代的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经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逐步

构建起来的。一方面，通过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人口国民化过程对传统人口形态进行改造，逐
渐塑造了严格意义上 ( 而非喻指) 的“中国人”，即中华现代国家的国民; 另一方面，促成了逐
步形成的国民 ( “中国人” )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在 “中华民族”的族称和标识下的
凝聚，实现了国民整体化，将全体国民凝聚成为了一个以 “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
首先，民族国家议题的形成，导致了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的滥觞。在鸦片战争后落后挨

打的困境中探索救国图强之道的先贤们，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也看到日本通过现

代国家的构建而走向强盛，逐渐将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孙中山在 1903 年 8 月提出
了“创立民国”② 的主张，1905 年 8 月又将 “创立民国”写进 《中国同盟会总章》，1906 年在
领导制定的《革命方略》中进一步提出了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者皆平等
以有参政权”③ 的主张。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将与民族国家相关的 “民族”“国民”概念引入
国内，创立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重要概念。这些意识形态内涵突出的概念在国内的传播，
一方面为民族国家议题提供了解释和论证的依据，如以“国民”来解释“民国”，将拟建立的中
华现代国家界定为国民国家，以凸显其主权在民的本质。另一方面，则是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动员
作用，在古老的社会中播下了新思想的种子。从总体上看，“国民”观念的传播，为将传统社会
身份的人口塑造为国民即人口国民化，进行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
和传播，则为将个体性的国民凝聚为一个整体即国民整体化，提供了族称和认同的符号。
其次，民族国家构建的开启，推动了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进程。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

族国家构建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以近代的西方政体模式，取
代中国古老的政体”，④ 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
华民国宣告诞生”，⑤ 则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国家历史，标志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中
国”的出现。随后，为建立新国家而采取的政治步骤，如国会和地方议会的选举，以及复辟与
反复辟、五四运动、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等，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 “国”与 “民”的
关系，同时也建立了从未有过的 “国”与 “民”的关系，尤其是中华民国以 “民”来界定
“国”，将“民”与“国”结合在一起。这些对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一是“国”与“民”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为社会身份体系中长期延续的臣民身份向国民身份的
转变注入了巨大的力量，促进了人口国民化的发展。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新政权 “中华民国”以
“国民”来命名，体现了现代国家的主权在民的原则。⑥ 1912 年 3 月 11 日公布的 《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则明确规定: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⑦ 这一系列的政治象征和宪法规
定，第一次以宪制性文件确定了国民的国家主权者身份，在宪制的层面上实现了国家的国民化，

为人口国民化提供了有力的宪法支撑。五四运动以及国民革命所传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对于民
众对国家以及自身与国家关系的认知的深化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将人口国民化推向了深

·3·

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
周 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可参阅笔者的《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视角》一文，《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胡毅生: 《同盟会成立前的二三事之回忆》，《孙中山全集》第 1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 224页。
《孙中山全集》第 1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 297页。
费正清，费维恺: 《剑桥中华民国史 ( 1912 ～ 1949) 》上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03
页。
闾小波: 《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 124页。
“主权在民”这一制度安排性质的规定，首先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三条。该条
的主权在民，指的就是主权属于国民。“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几乎就是第三条的翻版。
《孙中山全集》第 2卷，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 220页。



入。二是，“‘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 20世纪 20年代之初以后”，“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
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 ‘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
传播开来”。① “不仅国民党人和国家主义派 ( 后成为青年党) 人士，共产党等其他政治派别和
思想人物，也都已在中国各民族人民相对平等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了 ‘中华
民族’一词概念。”②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这一切为国民对 “中华民
族”认同，进而在统一国家框架下朝着凝聚为一个国民共同体方向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再次，民族国家构建的全面推进，促成了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的基本实现。1927 年，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1928年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此条件下，国民政府按
照孙中山拟定的体现“‘国民’身份是构建中华民国国家体制的基石”③ 原则的 《建国大纲》，
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政府体制和国家法制体系，将国民置于一个现代国家政府的统治之下，使中华

民国建立所导致的“国”与“民”关系的调整逐步制度化和体制化。其间，中国人民在抗击日
本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加强了团结。这对人口国民化及国民在 “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
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国民政府对政权所进行的国民性或国民化的论述和定位，以
及以国民管理方式进行的统治，尤其是《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
国”“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及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的规定，
既确定了国民的主权者地位，也对国民身份作了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了人口国民身份的宪法确

认。另一方面，经由逐渐推进的人口国民化而实现的社会人口身份由臣民转化而成的国民，在统
一国家的制度框架下增强了对 “中华民族”认知和认同，实现了国民整体化。日本帝国主义入
侵带给中国人民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巨大的外部压力，既激发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也激发了中

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进而加强了“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1939 年发生的 “中华民族是
一个”的大讨论，则标志着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在人口国民化的基础上
实现了整体化。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个由全体国民组成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就浮出了水面。
最后，民族国家的全面建立，标志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最终完成。1946 年全面内战开

始尤其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后，国民党政府的人民性缺失的缺陷充分暴露，并朝着反人民的方向

发展。这就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破产了，使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
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④ 的历史时机已经到来。在此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既对其进行了思想的批判，也对其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最终实

现了对资产阶级性质民族国家架构的彻底改造，并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
领》，设计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在此过程中，前期的人口国民化塑造的国民身份也经历了人民
性改造，成为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国民，即全新的中国人，由此结合而成的国民共同体———中华
民族，也具有了新的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民众不再是文化意义上那种喻指的
“中国人”，而是新型的民族国家的新国民，具有了突出的国家意涵。这样的 “中国人”又在
“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凝聚为一个现代民族。因此，毛泽东在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
时，也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站立起来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就是由中国人组成

并认同于中华民族的国民共同体，就是一个 “全民一体”的结构或实体，完全具有现代民族或
国族的性质和特点，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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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33
页。
黄兴涛: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63
页。
袁年兴，李 莉: 《身份治理的历史逻辑与近代中国“国民”身份的实践困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8年第 1期。
《毛泽东选集》第 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471页。



三、“全民一体”与 “多元一体”属性的互嵌
中华民族的构建，还必然地牵涉国内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议题

出现后，与民族国家具有绑定关系的国民、民族等概念随之进入。这些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并
从不同侧面体现民族国家本质的概念，是描述性的也是价值性的，蕴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

社会动员功能。因此，这些概念在国内传播后便迅速产生了动员作用，并导致了相应的社会政治
过程。“国民”概念的传播，导致了社会人口或民众的国民意识的觉醒，促成了人口国民化及
“民”与“国”关系的逐渐调整，为国民在国家内的整合和在 “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奠定
了基础。“民族”概念的传播，则导致了以“民族”去描述和分析国内族类群体及其关系的范式
的形成和巩固，促成了这些群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朝着民族方向进行的想象，从而为国内各民

族的构建及其在“中华民族”族称下的凝聚奠定了基础。
中国自古就有辽阔的疆域，且疆域的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生活于疆域内不同区域

的人们，在适应环境而生存的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历史文化又成为纽带

而将人们联结成了不同的群体。这样的群体本质上是历史文化群体。 “民族”概念于近代引入
后，历史上的这些群体也就以 “民族”概念来指称。但在历史上它们的自称和他称大多为 “××
人”，是一种由于共享相同的文化而凝聚起来的人群共同体，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称及族称认同，
也不享有国家赋予并保障的集体权利，与今天的 56 个民族存在着深厚的历史联系又具有根本性
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持续进行。“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
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 在中华民族于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成
为现代民族之前，这个多元统一体是以一种历史趋势的形式存在并发挥影响的。
促成这些群体朝着一个整体演变的因素，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融入了其他族体文化的庞大

的汉族群体，形成一个巨大的凝聚核心，② 并对整个族际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二是统一的国

家框架、行政体系和疆域，对族际间的互动形成根本性的规约; 三是大一统的观念以及由此形成
的天下观，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共识，对族际关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四是王朝所创造的辉煌文明，

对周边的其他族群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各个族类群体便形成了费
孝通所说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进而在统一框架中通过文化的交融而实现的融合，从而形
成一个融为一体的历史趋势。
“民族”概念在国内广泛传播以后，现实存在的各个族类群体的自我意识也受其影响而迅速
觉醒并逐渐增强，并朝着民族的方向进行想象和凝聚，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在中华民族构建之外

的另外一个民族构建过程，即各个民族的构建，核心是少数民族的构建。这样的民族构建是在统
一国家框架内尤其是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实现的，并与中华民族的构建交织在一起并深受

其影响。③ 因此，各个族类群体在构建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实现并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
在中华民族框架下的整合，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单元。
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众多族类群体构建为民族，主要表现为非汉民族群体构建成为少数民族。

随着这些非汉族民族群体构建成为各个少数民族，汉人自然也就成为了汉族。而少数民族的构
建，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各种 “确认”实现的。一是，梁启超在区分“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
义”的基础上来界定中华民族，将中华民族界定为 “合国内诸族为一体”的整体。由此形成的
“国内诸族”概念，就为少数民族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少数民族构建的观念确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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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 4期。
费孝通说: “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费
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 4期。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构建的二元结构，可参阅笔者的《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 《思想战线》2017 年第 1
期。



是，辛亥革命在终结王朝国家而建立共和之时提出的 “五族共和”，确定了汉、满、蒙、回、藏
的民族地位，实现了对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确认; 三是，国共两党在政策文件中使用了 “少数
民族”概念，也就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政策确认; 四是，1946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上，
少数民族代表“主动接受并开始习惯以 ‘少数民族’自称”，并“积极争取自身的民族权力”，①
从而实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我确认———这也成为少数民族民族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五是，为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制定的宪制文件 《共同纲领》，不仅确定了少数民族的地位，而且确立了保障
少数民族权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实现了对少数民族构建的制度确认; 六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确定了中国的 56 个民族，从而
实现了少数民族构建的实践确认; 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关的理论表述中广泛地使用

少数民族概念，实现了少数民族构建的理论确认。经过了如此一系列的 “确认”，历史上非汉族
群体就构建成为了少数民族，汉人则成为了汉族。
逐渐成为民族的少数民族及汉族，却又一步步地形成和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从而逐渐

凝聚为了一个整体，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族类群体在构建为各个民族的
过程中之所以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形成认同和凝聚，四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是历史
上形成的各个族类群体融合为一体的趋势。各个族类群体围绕着一个核心而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进而朝着融为一体的方向发
展，这样的趋势是强大而有力的。二是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构建是在中华现代国家的框架下
实现的。中国近代以来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构建，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构建过程，它们在
统一国家的框架中和中华现代国家 ( 或民族国家) 构建的进程中实现，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

建的总体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完成，是由构建完成的中华现代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政策而
实现的。三是中华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统摄能力。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历史上的臣民人口
在经历国民化的同时，又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实现了组织化和整体化，既顺应了民族国家
构建的要求又支撑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进而与统一的民族国家融为一体。因此，国家整合国内人
口和族群的功能，也通过构建中的中华民族体现出来，中华民族因此而对构建中的各个民族形成

了包涵关系。四是各个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整体中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中华民
族的民族国家，也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共同的政治屋顶和利益保障。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
同的大家庭的描述，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是 56个民族共同的家，56 个民族在这个大家庭
中共同发展和繁荣。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历史上的众多族类群体在构建成为 56 个民族的
同时，也在“中华民族”的族称下加强了凝聚，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告 “我们的民族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由国内众多民族

组成的结构和属性就已经形成。经由民族识别而确定了国内的各民族后，中华民族由国内的 56
多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就最终确定。这就不仅解决了中华民族由国内 56 个民族组成的问
题，而且解决了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民族群体的关系问题，从而将中华民族与历

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群体连结了起来，接续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演进与历史上的族际互动，联结了

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与历史上的存在形态，开通了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的现代内涵与历史内涵的

通道。
但有意思的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多元一体结构和属性，却未能及时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得到

肯定，并未形成一个关于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理论判断或理论表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
近 40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理论严重落后于现实的状况，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被虚置或
虚拟化了，中华民族很少被提及，但凡涉及或论及民族，说的都是少数民族，形成了一种少数民

族意义上的民族观。总之，“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 56 个 ‘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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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① 既不谈中华民族，何谈多元一体?
1988年，费孝通在尚未实现主权回归的香港的中文大学发表了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的著名演讲，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和属性的理论确认。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
论，在肯定国内 50多个民族单位的民族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是一个 “民族实体”
的肯定和强调，并通过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为 “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构建起来的中华民族
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界定和区分，进一步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的内涵，进而又
通过各个民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论述，突出了各个民族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随后，
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阐释中的 “三个离不开”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等论述，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了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的内涵。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与“全民一体”属性一样，都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

中，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根据，有独特的形成机制，以
及由此形成的独特内涵，因而是一种在必然性基础上形成的客观性，绝非主观的臆造或臆断，从

不同的角度表达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特殊本质。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表明，作为现代民族的
中华民族，具有现代民族的一般本质和特征，是中华现代国家的主权者，与那些最早构建民族国

家因而也最早出现的现代民族并无本质的区别，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多元
一体属性则表明，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具有由中国辉煌的历史和文

明所赋予的独特本质，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因而与其他现代民族相区别。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这两种属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中华民族的本质。
同时，中华民族的这两种属性，又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它们不仅共存于中华民族这个统一

体中，而且相互嵌入、相互依存、相互规制，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作为现代民族的中
华民族，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中，通过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形成，成为了全体中国
人或国民组成并具有国家形式的共同体，从而具有 “全民一体”的属性。全体国民又是由历史
上不同民族群体的成员演变而来，并在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中分属于国内不同的民族。最终，这
些具有国民身份又具有族属身份的成员组织的各个民族，又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从而使中华民

族具有“多元一体”的属性。两个属性就这样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离开了中华民族 “全民
一体”的属性，就无法形成和说明 “多元一体”的属性; 离开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属性，
也无法揭示“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本质，无法说明中华民族的真正内涵。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中，也是首先明确中华民族由中国疆域内的全

体人民组成的事实，即确认了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然后才得出了中华民族 “所包括
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判断，确定了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属性。
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本质的分析和论述表明，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属性是在 “全民一体”
属性基础上形成的，正是由于全体中国人构成了中华民族，才能在中国人的范畴内确定 56 个民
族组成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

四、中华民族 “全民一体”属性被忽略及其后果
然而，尽管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与“多元一体”属性一样早已形成，其事实存在

已经延续多年，但它并未在认知中得到清晰的体现，更没有成为主流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不存在需要讨论和确认的问题，已

经成为了常识性的存在，因而无需加以强调。与此同时，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却面临着在边疆多民
族地区建立地方政权，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制度统一，完成国家整合的艰巨任务。而恰当应对作为
中华民族之组成单元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与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又是在此过程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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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 戎: 《新世纪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战略》，载马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4年，第 35～61页。



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为了疏通民族关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党和国家推
动开展了全面的民族工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开展了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民族研究。①
在此情况下，少数民族及其相关的问题便在政策、认知和实践多个层面被不断地凸显，“少数民
族”和“民族关系”也成了使用频率极高和使用范围极广的词汇。
于是，在当代中国的民族认知问题上，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一方面，少数民族及其相关问

题一再被提及并被泛化，与其相关的区域被称为 “民族地区”，与其相关的工作被称为 “民族工
作”，与其相关的政策被称为 “民族政策”。久而久之，“民族”也就当作专指少数民族的概念，
形成了特定的民族观。②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被架空和虚化”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中
华民族几乎不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文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五四宪法”“七五宪法”
“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皆不提“中华民族”———在 2018 年的宪法修正案增添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提法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一直没有 “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都不
提了，中华民族的属性当然也不会被提及: 既不谈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也不谈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受到严重破坏的民族政策得到恢复。改革开放中，为了维护少数民
族的利益、调动少数民族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党和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政策。其中，1984 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一系列的政策在维护少数民族
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效地调动了少数

民族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少数民族身份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在此背景
下，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快速地觉醒和增强，弘扬民族文化和凝聚自我意识的风气逐渐形成，民

族利益诉求的表达渐趋旺盛。
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心工作由 “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经济建

设。1983年 3月中共中央在批转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时，对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
题”的说法进行批判，③ 民族问题在阶级及阶级斗争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和论述的桎梏因此被破
除。因此，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导致的左倾错误扩大以后，由于强调阶级斗争而凸显的阶级
身份对民族身份所形成的制约，也随之而全面解除。随着制约民族身份和少数民族权益维护的思
想和观念被破除，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权利稳步发展的趋势逐步形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民族话语皆围绕少数民族而展开，民族概念、民族话语、民族研究

逐渐固化于少数民族，谈论民族问题只谈少数民族相关的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权益及其保障。在
此情况下，中华民族被架空和虚化的问题更加严重、更不被当作民族实体来看待，而是被看作中
国历史上各民族的统称，进而演变成为抽象的概念。既然如此，中华民族 “全民一体”和 “多
元一体”这些属性都不在谈论之列，所以就不被提及。
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性质不被承认的情况下，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 《中华民族

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演讲。这一理论传回大陆后，迅即得到学界和官方的积极回应。这一
充满洞见和智慧的学术成果，尤其是所阐明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在肯定了国内诸多民族的

地位的基础上，强调和突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性质和地位，将中华民族重新拉回并

凸显于当代中国的舞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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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费孝通指出: “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 ( 费孝通: 《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
族研究新探索》，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 3页) 。
不过，对少数民族的强调也受到了一个重要因素的硬性制约，即阶级和阶级斗争因素。在阶级斗争成为党和
国家中心工作以后，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都得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下审视。尤其是 1958年提出“民族问题的
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论断以后，民族问题受到的制约更大。
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指出: “在我国各民族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
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
误解。”《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卷，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 164页。



费孝通的论断完整、严谨并具有丰富的内涵。他首先把 “中华民族”用来指具有民族认同
的中国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体，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进而还强
调，中华民族与其所包括的民族单位都称为 “民族”，但层次不同。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多元一
体理论，在中华民族的认知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理论既满足了少数民族要求承
认自身民族实体地位的诉求，也满足了官方通过中华民族来寻求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合理性的愿

望，还实现了将中华民族的今天与昨天相衔接的逻辑连贯。
但是，在这一理论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出现了被人们各取所需地加以利用的问题。比较突

出的，一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华民族就是全体中国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前置性判断，只谈中华

民族的“多元一体”，并将其作为对中华民族的唯一判断; 二是，有论者在肯定中华民族 “多元
一体”性质的基础上，以 “多元”是实、“一体”为虚的论证，对中华民族的实体性质进行解
构。因此，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后，否定中华民族的声音仍不时出现，有的
“权威学者甚至提出应废弃 ‘中华民族’这一提法”。① 在此情况下，把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
家结合起来，通过揭示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内在结合的本质而进行的研究，进一步巩固了中

华民族的实体地位，凸显了它对于中国的不可或缺的性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提出后，中华民族两种基本属性中的 “多元一体”属性得到凸显，

但“全民一体”的属性仍未在理论和政策上得到肯定。毕竟，在几十年中一再强调各个民族，
宪法和官方文件中也只有 “各民族”的概念而不提中华民族，人们已经形成了看待民族的固定
范式，所以对与各民族不同的中华民族缺乏认知准备。但是，对中华民族本来具有的 “全民一
体”属性的忽略，又必然地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认知层面来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是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逐步构

建起来的，并与中华现代国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为中华现代国家制

度机制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伦理支撑，为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把中国历
史上的族际关系与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联结了起来。因此，能否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而完整的认
知，牵涉到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民族国家制度机制的伦理基础以及中国近代历史内涵的
认知，牵涉到对当代中国族际关系与历史上族际关系、中华民族的成员与组成单元关系的认知，
牵涉到对中华民族的丰富内涵及其蕴含的社会政治机制的认知，牵涉到对中华民族所蕴涵的历

史、文化、政治资源的认知和开发利用。而这里涉及的诸多问题皆与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
属性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忽略或撇开 “全民一体”属性，就无法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做出准
确而全面的认识，甚至不能充分认识在国家发展走到十字路口的今天强调并突出中华民族的重大

意义。比如，撇开中华民族的 “全民”的一面，就无法对中华民族所蕴涵的人口国民化、国民
整体化等机制形成正确的认知，也无法对国内各民族 “交融”的基础、本质和走向形成充分而
全面的认识。
从观念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构建，对于当代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

展，以及对中国的崛起并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来说，都发挥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对中华民
族所发挥作用的看法，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基本内容，并影响到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的

想象。中华民族本来具有“全民一体”和 “多元一体”两种属性，前者中的 “全民”蕴含或突
出了中华民族成员的国民身份的同一性，后者中的“多元”突出了中华民族组成单元的差异性，
两者的有机结合并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平衡，保证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其内部的张力与合力

之间的统一。如果在中华民族观念问题上忽略 “全民一体”属性，那就可能会形成在中华民族
共同体问题上不谈“全民”所形成的共识及合力的一面，只谈 “多元”所体现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的一面的局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差异和张力就有可能被放大，甚至无意间促成了差异性

和张力的发展，并导致朝着特定的方向去对中华民族进行进一步的想象。

·9·

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
周 平★

①马 戎: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 43～44页。



从政策层面看，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本质上是一种以国家为基本框架的人口组织形

式。中国在近代构建起来的中华现代国家中，中华民族不仅是国家的主权者，而且构成其整个制
度体系的基石，同时也是国家整合或维持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人口组织形式。基于此，制订并将相
应的政策施加于中华民族，就成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大计: 一是经由中华民族认同而巩固和增强国

家认同，夯实和加厚国家的道义基础; ① 二是经由中华民族的团结而巩固和增强国家团结，从而

为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巩固打牢基础。而政策的基本取向又与怎样来看待中华民族的问题密切相
关。中华民族本身具有“全民一体”和 “多元一体”两种属性，基于此就可形成国民取向的政
策和民族取向的政策，以此来巩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 “一体”，并能构建两个工具箱，并使之相
互配合并相辅相成，从而使国家决策层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有充裕的政策手段可用而更加从容，并

且能够避免单一取向政策长期实施以后的极端化。在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被忽略的情
况下，强调中华民族和国家的 “一体”时就少了 “全民”的向度，基于此的政策选择或取向就
不可能形成，相应的政策工具箱也就付之阙如，所以也就少了通过国民认同而巩固国家认同的路

径和方式，也导致在不得不采取国民政策时遇到的尴尬或陷入的窘境。如在推行国语政策时，由
于忽略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回避所有中国人的国民身份，也就无法为推行国语的政
策找到必要的道义基础。
从实践层面来看，在中华民族内部尤其是组成成员关系中矛盾和问题的应对方面，也直接或

间接地牵涉到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和 “多元一体”属性，具体表现在政府应对这些问
题以及相关矛盾和冲突的处理方面。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突出中华民族由全体中国
人组成，组成中华民族的国民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身份，所有成员皆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中
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突出组成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族属身份，要求加强基于 56 个民族
尤其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及相应的权利保障。二者之间的协调和平衡，为在实践中具体应对
各种问题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在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被忽视的情况下，应对和处理相关
的问题就少了一种全民性 ( 或国民性) 的选择，就会朝着只谈民族性而不谈国民性，或突出民

族性而忽视国民性的方向发展，于是便出现了在处理区域贫困和发展问题时按 “族”施治，以
及民族权利与国民待遇的失衡引出的矛盾。另一方面，民与民之间的矛盾由于涉及当事方的族属
身份而被人为地归入民族问题，进而以 “民族问题无小事”而上纲上线，从而导致问题的复杂
化，或将小事变大、易事变难的现象就难以避免。
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被忽略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这样的

忽略是有问题的，甚至就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对此进行更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凸显。

五、中华民族 “全民一体”属性被时代全面凸显
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或者说，在理论争论中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时代或实践往往会

给出自己的答案，并强硬地要求人们接受。毕竟，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就是这样的问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实现了快速发展以后，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居于世界

第二位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华民族因此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首先，国际格局变化对国家的挑战，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中华民族团结和凝聚的意义。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在快速发展中也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中国对世界依存度大幅提升的另一面是，中
国的发展受到国际形势影响的程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近些年来，国际的格局和形势发生了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成因中不乏中国因素，甚至可以说，中
国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变量。世界的格局性变化，是中国在稳步发展中或迟或早要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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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可参阅笔者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
2期。



的，也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但是，其所带来的国家间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尤其
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以空前的刚性程度剧烈展开，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有效应对这
样的挑战并在竞争中胜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经历的磨难，甚至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中国在竞争中胜出或实现崛起的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支撑国

家的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凝聚力。只有这样的，中国才能有效地凝聚国家力量和
国民共识，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在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中胜出。而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
属性，无疑是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共识力的最为有效的一个依托，或关键性环节。
其次，国家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为国民一致性的增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1978 年召开

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深度和广度持续推进，国人企盼已久的国家工业化在此过程中逐步得到实现，并导致了中国
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完成。这样的变化对中国国内的族际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中
国境内的各民族并不是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 ( nation) ，本质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它们本身也在
不断的演变中。随着传统的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工业及由此建立的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分散
的区域和地方经济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的同质化水平的大幅提
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在全国范围流动的便利化和经常化、人口跨越族际界限和地域界限混居
程度的加深，这一系列的变化带来的一个必然性的结果便是，历史上形成的将人口联结并凸显为

不同群体的因素日渐式微，而增强全国人口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因素得到了快速增强。这为从国
民同一性和国民共同体角度来看待中华民族提供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增强，并进一步塑造了这样

的趋势。
再次，国家治理思维和方式的变革，凸显了认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义。在国际格局和中国

自身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新形势的条件下，国家决策层把握了时代的要求并做出了及时的回

应。在中国经济总量进入全球第二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国家决策层提出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文化性和道义性的表述，释放出以中

华民族来凝聚国民共识、国家力量的强烈信号。中共十九大做出了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战略判断，并且以中华民族为核心
概念来论述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把党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描述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过程，体现了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性历史文化和政治资源加以挖掘和利用的意志。
随后，“中华民族”概念被写入了宪法，改变了此前宪法文本中没有 “中华民族”概念的状况。
这就将中华民族凸显于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根本主体。而如此强
调或突出中华民族，意涵所指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整体性。
中华民族被今天的历史凸显，是全方位的而非只是某个具体的侧面，今天立于中国历史舞台

中央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样的历史条件或时代命题，自然也提出了一个对中华民族
进行全面认知的问题，既要把中华民族的现在与历史联系起来，也要把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

下被凸显的多个侧面结合起来，对中华民族形成一个完整、全面而准确的认知。而且，今天的历
史条件和现实要求，还凸显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 “全民一体”属性对于今天中国的治理与发展
的资源性价值。至少，这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强调和突出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
性，才能有效回应今天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期待。这样的形势表明，作为今天中国历史主体的中
华民族，其所具有“全民一体”属性和“多元一体”属性一个都不能少。曾经，由于各种原因，
对于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的认知已经被延宕了多年。今天，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
下去了。这是今天的历史体现出来的一种必然性要求。
不仅如此，今天来看待中华民族，尤其是聚焦其 “全民一体”属性，还必须有一个更加深

远的历史前瞻视角。今天的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自身发展道
路的优势更加凸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的概率

相当的高。但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更加激烈和刚性化的国家间竞争，尤其是率先创造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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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并构建现行国际关系格局的国家或明或暗的抵触和抵制，其间也不乏一些国家由于率先进入现

代文明并长期保持优势基础形成的傲慢与偏见，进而将其演绎为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以及由此造

成的抵制心态。走到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要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进而进入世界舞台
的中央，必须以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来看待自己、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确立自己的发展
方式。其中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中国本来就是一种文明的类型或此类文明的代表，独特的文明
禀赋是发展的根基和发展的优势所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采取其他国家或其他文明发展的

道路，只能在自己文明禀赋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自己发展的成功就是文明的成功。因此，中国
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及其提

供的机遇，在自己深厚文明的基础上吸取现代因素而塑造更具包容性和更具优势的中华文明，是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自身文明的基础上吸取新的因素而使中华文明更具韧性和活力，是确保
中国在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中具有胜算，并立于世界历史舞台中央的一个根本条件。
而重塑中华文明也就牵涉到重塑中华民族的问题。根据对历史大势的预判而推动中华文明重

塑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置身其中而且必然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塑。就其形
式而言，民族就是由特定的纽带联结起来并具有认同的人群共同体。民族本身是一种变动着的存
在。安德森“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界定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启示: 一个既定的民族，引导其
朝着什么方向去想象，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今天的中华民族，也是经过不断塑造才形成并保
持目前的形态的。在重塑中华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重塑不仅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在其中
扮演关键性角色并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重塑需要一个引导和推动的长期过程，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和 “多元

一体”属性都将在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的更加紧密地
凝聚，这就是基于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属性而形成的路径。今天，中国由传统农业文明向
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已经实现，同质性更加深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
会交往方式，为各个民族在更多共同性基础上的团结奠定了基础。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而进一步
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身就是中华民族重塑的有效途径。但是，中华民族
的重塑，既需要从 “多元一体”属性所昭示的各族的角度或面向加以引导和推进，也需要从
“全民一体”属性所要求的加强国民塑造和国民团结的角度或面向加以引导和推进。

“民”乃社会人口的基本形态，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体现着人的因素的作用。但 “民”因
为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形成不同的社会身份，具有不同社会身份或依不同社会身份而行为的

“民”，才是具体的社会行动者。中国传统文明将 “民”塑造为臣民，臣民身份的社会人口创造
了传统文明。中国在转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通过人口国民化而使臣民转化为国民，国民身份的社
会行动者，一方面成为现代文明的建设者，另一方面又通过国民整体化而凝聚为中华民族，成为

中华现代国家构建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中华民族的重塑，依据中华
民族“全民一体”的属性，在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国民意识的基础上，加强国民的团结和凝聚，
把全体中国人在国民身份的基础上凝聚起来，是中华民族重塑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

方面。
总之，基于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和“多元一体”属性，既促进和加强组成中华民

族的各个民族的团结，又促进和加强组成中华民族的全体中国人的团结，既引导各个民族朝着

“多元一体”的方向想象，又引导全体国民朝着“全民一体”的方向想象，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才能全面有效地实现中华民族的重塑，并由此促进中华文明的重塑，全面实现国家发展的

宏伟目标。

六、结 语
中华民族的“全民一体”属性，即中华民族是由全体中国人组成的民族实体的属性，是中

华民族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背景下，经由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而在 “中华民族”族称下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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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成现代民族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体现着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必然性，是

中华民族之所以是现代民族的根本所在，因而是一种本质属性。正是由于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了
中国人“全民一体”的实体，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才得以形成。而且，这一
属性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并相
互制约，从不同的侧面来体现中华民族的本质。因此，抽离了这一属性，或撇开这一属性，就无
法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而准确的认知和理解，至少是无法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和本质。的
确，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属性并未被明确地揭示出来，更未形成相关的学
术判断和理论论证。但这并不构成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一属性的理由。中华民族的 “全民一体”
属性与“多元一体”属性，在中华民族形成之时就存在了。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
宣告的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就是具有这两种属性的民族实体。然而，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
属性是在差不多 40年之后才由费孝通揭示出来并得到承认的。今天，在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将对
中华民族进行全面、准确和完整认知问题突出出来之时，在国家发展的需要更多地指向中华民族
的“全民一体”属性的时候，忽略中华民族 “全民一体”属性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
中华民族的认知问题上，必须补上 “全民一体”属性这一课。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对中华民族
的全面、准确和完整的认识和理解，并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在国家崛起和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
作用的目的。同时，才能通过进一步的想象而对中华民族进行全面的塑造。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 “Integral Whole”

ZHOU Ping

Abstract: China’s development has put the Chinese nation in an unprecedented position in the
world history，hence the need for a more thorough and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is reason，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rmed of all Chinese people
can not be ignored．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n “integral whole” is a result of the histori-
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became a modern nation． This very fact bespeaks the
moder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was on the basis of this fact that Professor Fei Xiaotong raised the
point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pluralistic but unifi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idea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an integral whole”and one that is “pluralistic but unified” reveal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 full awareness of this feature has a purport
to our imaginations of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may develop itself and the ways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can be shaped．

Keywords: Chinese nation，nation state，unity of the whole people，pluralistic integration，
two kinds of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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